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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中观物得自在
——王汇涛画作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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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弟
□王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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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的时候，弟弟来了。这个皱
巴巴的小圆子，让我的家庭地位直降到
床尾。

我还记得，那时我想的是，要好好
照顾他。四岁的我，明显没什么常识，
但我一定是从心里认为，要让这小家伙
跟我平起平坐。所以，即使我是姐姐，
也是会让着你的。我妈说：“姐姐当然
要让着小弟了，你比他大四岁。”

可是，我爸跟我抢电视，怎么都不
让着我呢？

我五岁的时候，这个小圆子长胖了
许多，像个大圆子了。我学着奶奶的方法
逗他，他一笑，就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然
后我笑得格外灿烂。小家伙不明所以，仍

“格格”笑得十分开心，一派其乐融融的
样子。不过后来，这个小家伙一见我的
牙齿，就会被吓哭。究其原因是，他几个
月大的时候，我照例看护他，他可能是
饿了，抓着我的手咬了一口。然后，年龄
其实也不大的我，就咬了回去。

我六岁的时候上了小学。我想，这
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点啊？

七岁的时候，我默默发誓，一定不
让小弟长成班里那些男生的丑恶嘴脸。

我八岁的时候，小家伙终于上学
了。他幼儿园跟我学校就隔了一面
墙。后来，墙也拆了。但据我回想，我
好像也没有去看过他。记不清了。

九岁那年，我可讨厌这小孩儿了。
早该说了，他——就——是——故——
意——的——，气死人，烦死人了！简
直不能在同一张饭桌上共存。

我十岁的时候，这小孩儿终于上了
小学，跟我仅隔几间教室。在学校还好，
在家里那是鸡飞狗跳。我不打他，但他
真是得寸进尺。又不肯好好说话，赖皮、
撒泼、打滚。对对对，最令我生气的是，
这小屁孩居然还没有跟爸妈分床睡。我
数次理论，没有结果。我妈还笑我，多大
啦，还要跟大人一床！说实话，我不怕
黑，但一想到那家伙远超我跟妈妈睡一

床的时间，我就气得牙痒痒。 我十一岁
的时候，中午在学校吃饭。说实话，为此
我还伤心过一段时间。一想到我妈和孤
零零的小弟……我就……

啊？也让这小屁孩在学校解决午
饭？那我不伤心了。

我上初一了，一周才能回家一次，话
说，是不是因为长大了，总之，长时间的
不相处，反而让那小屁孩变得相当体贴。

我还是在初一，那小子原形毕
露，——竟还跟我抢电视？这是暑假，
应该是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这不同
于闹脾气和打闹。

父母早出晚归，所以理应由我来照
顾弟弟，可是这孩子只当我说话是开玩
笑，跟我对着干。我不打他，他就作势
要摔东西，我的天，你是个男的好吗？
当然，那时气极上头的我没空这么想。
我记得我那时是反锁了门，还扳下了家
里的电闸……不久，我那扇门的门锁坏
了，是他撞的。

最无法忍受的是，父母晚上回来，
我还得做出一副“一整天弟弟都安安稳
稳”的样子。瞒而不报，不是好品德，这
我知道。父母也说过“有什么事，就跟
爸妈说”这样的话，但是……但是说了
当然是另一副模样：

“父母都那么累了，你们两个小孩
在家里，不能老实点吗……”

“你比他大四岁，你……”
“还要大人操心吗……”
两头受气，不如不说。暑假过完，我

是真不想理他们了。当然，据当时的日记
来看，我那时的心情绝对可以写上满满几
大页纸。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初二和初三，是不是在我把他真正
当小孩时，我才稍微有了些“成长”？不
争不抢，我突然看懂了这孩子的意思。
他故意的，但一方不再在意后，他的故
意，也就没了意义。也觉得有一点点对
不起，不过也真够无聊的——我作势夹
肉，再看他迅速地抢走，附带一个得意

洋洋的臭屁表情，翻了个白眼……
高中之后，更长时间的离别，别误

会，我只是意外地看到了他的日记。用
词，还有内容，好神奇啊，跟我小时候数
着日子等父亲回家是一样的。也许，我
想啊，前面写得太片面了。他安安静静
的时候也挺乖的。生病时，他很乖。

我买的科幻小说，他看得最多。晚饭
后散步，他叨叨地讲一路。我那时候想，
哈，有进步，能让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喜欢唱歌，然后
我捂着耳朵，抱怨这种跑调、难听到刺
耳的噪音，让他麻溜地滚出去，顺便把
嘴闭上，把门带上。然后，他就会用更
大的声音吵吵吵，扒着门乱唱。我忍无
可忍，一巴掌把门呼上。

其实，他唱得不难听，但我还是要
损他，没有原因，就是没有原因。

现在嘛，他当然唱得不难听，甚至
还挺好听。我拿老年机给他录下来，说
是在屯他的黑历史。他嗷嗷地叫着，要
删掉。当然，他没有删成。其实，真的
挺好听的，只是没我唱得好听。姐姐怎
么着总比弟弟强一些的，对吧？

本来说话都不连贯，现在居然能讲笑
话逗乐全家。相当了不起啊，嗯，有进
步，没有在逗笑别人前，把自己笑到岔气。

买糖从来要买两份，凭心情决定，
是否吃掉对方那一份，这是我。我弟无
师自通，甚至更为高级。他是一份零
食，分两半儿，自己吃点少的那一半儿，
大半儿的留给姐姐。这留给姐姐的大
半，我俩再对半分，这样双方几乎平
均。如果没有老爸横插一脚的话。

“爸妈买的吃的，都不分一点给大
人吗？”——这是老爸。

“你爸今天很辛苦的……”——这
是来凑热闹的老妈。

“……”——这是翻白眼的我弟，和
我的沉默。

“给给给，拿走拿走！”——这是
结局。

一件旗袍从民国走来
在婆娑深处的月下
右衽大襟漏掉几朵残荷
立领盘扣系着古风
在分叉的章节里
女人搁置完好的幻梦

在一方舞台上徐徐展开
旗袍搁在目光里
野花就在张爱玲梦里长出来
仿佛沉寂的优雅
又从泥土的蚕丝里长出桑叶
隐于风中，一袭纤罗霓裳

铺上阳光，真丝龙凤
找回有故事的人刺绣
复活的玉颈蛮腰

旗袍走着，将一块布
装满中国风

在我心目中，汇涛兄的工笔画
和写意画有宋人气韵、元人笔意、明
人路子。他在幽禽竹石、云烟雾霭、
古松珍鸟、花木果蔬、白云涧溪、孤
舟流水、焦荫琴桐、空山茅亭中表达
着对中国传统山水花鸟的笔意之
美，缔造了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墨宇
宙，表达着中国美学的无言之美和
无言之境。

水墨是他的翅膀，西子湖畔中
国美术学院科班出身的他游目骋
怀，御风而行。他笔下的花鸟精细
幽微，仿佛你唤一声，那些身着华服
的鸟雀就会回头呼应，那些纤毫毕
现的花草就会为你盛开。他对笔墨
的极致驾驭如同对自己入世的挑
剔。他有一种洁净精神，这种精神
不光落在他笔下的风物中，更是他
日常处事的行为准则：笃定于文峰
院内那半亩方塘，不为外界喧哗所
纷扰，也不被名利劳什所牵绊，用一
身静气和净气感染、带动身边的世
界，沉浸于自我的美学世界，与古人
对话，和草木为友，写下自己独特的
美学体验，在一方方画纸上落笔成
风，点墨成韵。

我乃书画门外汉，但喜与书画
界的高人交往。汇涛恰恰相反，他
不喜欢交际，就像一叶扁舟，不问两
岸繁花，全心沉浸于色彩和线条的
世界，独行在艺术的河流里，寻找他
的诗和远方。每次和他交往，均能
感受到这个山东汉子实诚的美德，
屡屡被他身上对艺术心无旁骛的笃
定精神所打动。

闻得山人来，正与白云同。他
不喜热闹，偏爱幽静，远离尘世，如
菖蒲文气、静气集于一身，这种品行
操守，有着白云般的高洁，活脱脱一
幅“流水含云过，孤舟独钓雪”的境
界。他笔下的世界既有“小亭大于
豆，高置幽岩巅”的寂寥之美，也有

“半在小楼里，灵光满大千”张力之
美；既有“江心天地远，舟上乾坤大”
苍茫之美，也有“幽鸟邈思深，枝上
颜色新”的清新之美；既有“古松染
烟岚，松果落山涧”的古意之美，也
有“山寺闻晨钟，白雪唤暮鼓”的禅
意之美。每观其画作，真有一种把
画中风物从画中取下来的冲动，不
由得感慨，是何等细腻的心才有这
神来之笔的精细幽微，让我一次次
震撼，赞叹不已。

画无韵则俗，画作空间里呈现的
韵味才是一个优秀的画作真正的硬
功夫和实力所在。山水的气韵、花鸟
的丰韵、留白的余韵、传统的底蕴、独
鸟的古韵、河流的天韵、构图的逸韵
无一不是他扎实的美学驾驭能力的
生动体现。在他的写意画中，气与
韵合，气韵飘举，风神晔晔；气以包
韵，韵以体气，活泼生动曼妙。

汇涛兄静中观物得自在，以君
子之洁净成笔下万千风物之美态。
静是一种修为，气是一种底蕴，静如
舟，渡人渡自，渡往更加理想的彼
岸。我看好并真诚的祝福他，祝福
他在雪岩之巅，呈现更美大千世界。


